
窃电 变 奏 曲
（ 调查报告 ）　伍 丽 云

假如 不 是 采 访 电 力 部 门 每
年一 度 的 营 业 性 普 查 ，假 如 不
是摆 在 面 前 的 一 串 触 目 惊 心 的
数字 ，假如 不 是 亲 眼所见……，
我不 会 相 信 ，窃 电 ，已 成 为 西
安市 最 严 重 的 社会 公 害 之 一 。
查窃 电 已 成 为 一 个 令 人 头 疼 的
社会 问 题 。

据统 计 ，1991年 本 市 电 力
部门 抽 查 了 3700户 用 户 ，其 中
窃电 户 615户 ，窃 电 量 1033万
千瓦时 ，追补 电 费116万 元 。若
按每千 瓦时 电 可 创 造 4元 社会财
富来 测 算 ，全 市 每 年 被 窃 走 的
约5000万 千 瓦 时 电 量 等 于 给 国
家造成20000万 元的经济损 失 ！

20000万 元 ，若 用 于 能 源
建设 ，将 再 建 一 个 10000千 瓦
容量 的 发 电 机 组 ，每 年 可 给 社
会提供6000万 千 瓦 时 的 电 能 ！

2 0000万 元 ，若 用 于 市 政
工程 ，将 建成165万 平 方 米 的 居
民住 宅 楼 ！建 成 10座 中 等 规模
的立 交 桥 ！

去打 开 光 明 大 门 时 看 到 了
什么 ？

王厂 长 彻 底 绝 望 了 。某 些
省市 领 导 亲 手 写 的 十 几 张 说 情
条子 也救 不 了 他 。

午夜 。当 电 力 稽 查 人 员 绕
过放 哨 人 ，紧 贴 墙 根 ，蹑 手 蹑
脚地 出 现 在 该 厂 时 ，满 脸 懊 丧
的王 某 说 什 么 也 不 相 信 自 己 的
眼睛 。

几个 月 来 ，这 家 由 个 人 承
包的 硅 铁 厂 连 续 窃 电 ，线 损 高
达60%。稽 查 人 员 每 次 来 查 都
正常 。原 来 老 谋 深 算 的 王 某 白
天若 无 其 事 ，按 步 就 班 ，一 到
后半 夜 才 玩 “真 家 伙”，又 是
设卡 放 哨 ，又 是 暗 号 联 络 。一
见来 人 ，马 上 恢 复 原 样 。这 次
午夜 出 击 ，狐 狸 尾 巴 终 于 露 出
来了 。连 补 带 罚67万 元 。加 上
停电 停 产 ，扔 了 上 百 万 元 。

王厂 长 这 一 跤摔得 可 不 轻 ，
经济 损 失 不 算 ，还 得 连 连 在 电
视上 露 脸 ，出 足 了“风 头”。

一月 上 旬 。户 县 某 村 支 书
家。细 心 的 稽 查 人 员 发 现 ，电
度表 不 转 字 。一 拉 灯 绳 ，电 灯
亮了 。作 为 支 书 ，带 头 窃 电 ，
这已 是第二次 了 ！罚 款800元 。
可支 书 不 认 帐 ，梗 着 脖 子 硬 说
是他 婆 娘 干 的 。当 着 稽 查 人 员
的面 ，一 个 大 耳 光 子 抡得 老 婆
一屁 股 坐 在 地 上 嚎 啕 大 哭 ，老
婆继 尔 反 戈 一 击 ，一 “泄 ”而
快。原 来全是他 干 的 。

要说 窃 电 ，农 村 比 城 市玩
得大 ，个 体 比 国 营 敢 干 。尤 其
是在 对 电 工 实 行 了 电 费 包 干 制
度的 村 ，几 乎 村 村 窃 电 。这 些
村的 电 工 大 钻 管 理 上 的 空 子 ，
多收 少 交 ，从 中 牟 利 。不 少 人
因此 盖 了 房 ，买 了 拖拉 机 ，在
村里 耀 武 扬 威 。本 市 某 郊 区 几
十家 个 体 承 包 的 砖 瓦 厂 ，窃 电
率高 达 100%。户 县 某 乡 葡 萄 糖
厂，窃 电 时 把 电 表烧 了 仍 不 洗
手，结果被 罚 7万 余 元 ，谁 能 相
信，该 厂 厂 长 竟 然 还 是 县 人 大
代表 ！

城镇 居 民 中 的 窃 电 者 也 占
了一 定 比 例 。这 些 人 仗 着 八 大
姑七 大 姨 老 上 级 老 战 友 在 电 力
部门 是 个 管 什 么 事 儿 的 ，倚 着
他二 舅 他 小 叔 他 丈 人 爹 在 省 市
区衙 门 里 有 那 么 个 一 官 半 职 ，
抖得 连 稽 查 人 员 来 到 跟 前 也 不
正眼 瞅 。一 位 姓 高 的 居 民 家 窃
电被 查 出 ，罚 款 处 理 ，硬 是 顶
着不 交 ，一 转 身 电 话 托 到 省 公
安厅 ，当 下 便 有 个 不 大 不 小 的
正好 管 住 稽 查 组 业 务 的 官 出 面
说情 ，结 果 呢 ，不 得 而 知 。西
五路 一 家 门 面 不 大 的 杂 货 店 ，

窃电被罚500元 ，店主连 喊倒楣 。
其实 按 正 常 用 电 ，每 月 电 费 不
过20元 ，罚 款 数 足 够 他 两 年 的
电费 了 ！这 店 主 拐 弯 摸 角 也托
了一 串 串 人 说 情 ，不 顶 事 。原
来，说 情 的 多 了 ，把 稽 查 人 员
也操 练 “精 ”了 ，只 要 发 现 窃
电，当 下 扯 票 付 款 ，再 托 人 已
是马 后 炮 了 。

说来 不 可 思 议 。城市 居 民
中的 窃 电 者 有 工 人 、干 部 、演
员，还 有 中 学校 长 、大学讲 师 、
支部 书 记 、公 司 经理 ，可 谓“人
才济 济 ”

罪过啊 ！灯光 下 的 阴 影
敢窃 电 的 ，都 懂 一 些 用 电

知识 ，玩的 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。
前些 年 ，这 些 主 儿 大 多 在

电度 表 上 做 文 章 ，近 二 年 ，花
样翻 新 了 。由 小 换 大 ，利 用 倍
率做 手 脚 的 ；用 照 明 线 私 搭 公
网线 揩 油 的 ；还 有 内 外 勾 结 少
计用 电 度 数 ，年 终 突 击换表 的 ；
更有 甚 者 ，专 门 私 造 所 谓 “专
用变压 器 ”实 为“窃 电 器 ”的 。
去年 电 力 部 门 在 长 安 县 高 桥 乡
的一 次 突 击 抽 查 中 ，查 出 一 台
窃电 专 用 器 ，经 讯 问 ，得 知 这
种不 用 启 动 电 表 便 可 使 读 数 倒
转的 窃 电 器 是 由 一 个 懂 无 线 电
技术 的 电 工 私造 出 售 的 。据称 ，
他时 而 在 “鬼 市 ”上 露 面 ，时
而走 乡 串村 兜售 ，一 台 售 价 100
元至150元 ，来 无踪 ，去 无 影 ，
谁也 不 知 他住所 姓 名 。

尝着 偷 电 的 甜 头 了 ，有 些
村还 公 然 就 窃 电 技术 “交 流 经
验”。哪 个 方 法 难 查 ，哪 种 手
段高 明 ，谁 也 不 避 谁 ，互 通 有

无。往 往 查 出 一 个 村 用 某 种 窃 电
手段 ，周 围 一 圈 村 子 没 有 不 重 样
的。在城 里 ，有 些 居 民 用 户 掐 准
了抄 表 员 每 月 来 访 日 ，在 这 之 前
表现规 矩 ，“遵 纪 守 法”，之 后
便放 心 大 胆 地 偷 起 电 来 。据 不 止
一个 窃 电 户 交 代 ，他 们 每 月 至 少
窃电 10天 至20天 。

有人 要 问 了 ，有 没 有 不 窃 电
的呢 ？有 。国 营 企 业 、事 业 单 位
不窃 电 ，三 资 企 业 不 窃 电 ，大 专
院校 不 窃 电 。令人 惊 喜 的 是 ，本
市南 郊 的 曲 江 乡 有 100多 家 私 人
承包 的 砖 厂 ，几 次 抽 查 均 无 一 家
窃电 ！是 南 郊 文 化城 的 风 “熏 ”
的？还 是“风 景 这 边 独好”？

“ 鬼 子进 村 了 ！”
隆冬 。一 行 稽 查 人 员 刚 出 现

在长 安 县 河 池 乡 某 村 村 口 时 ，一
个蹲 在 闲 置 石 磨 上 抽 旱 烟 的 半 大
老汉 突 然 跳 下 来 朝 村 里 跑 去 ，边
跑边 扯开 嗓子 吼 ：“来 了 ，来 了 ！
鬼子 进 村 了 ！”待 稽 查 人 员 反 应
过来 ，疾 步 追 去 时 ，眼 前 的 一 切
都正 常 极 了 。

为打 暗 号 ，窃 电 者 也 费 煞 了
心思 。有 喊 ：快 把 水 龙 头 关 了 ！
有喊 ：时 间 到 了 ，快 停 下 ！还 有
喊：下 大 雨 了 ，关 好 窗 子 ！再 就
是上 文 所 述 ，连 鬼 子 也 扯 上 一 起
吼了 。形 势 逼 迫 得 电 力 部 门 查 窃
电如 同 打 游 击 战 ，根 据 不 同 情 形
采取 多 种 多 样 的 打 法 。有 迂 回 前
进、两 侧 包 抄 ；有 声 东 击 西 、各
个击 破 ；有集 中 大 兵 团打歼 灭 战 。
唉！战 略 战 术 是 应 有 尽 有 ！尽 管
如此 ，由 于 电 力 部 门 唯 一 的 手 段
仅限 于 停 电 罚 款 ，所 以 窃 电 者 煽
动村 民 或 职 工 围 攻 电 力 稽 查 车 ，

殴打稽 查 人 员 的事件也屡 见不鲜 。
去年 在 对 户 县 某 乡 的 稽 查 中 ，三
辆车 被 围 ，近 400多 农 民 高 举 棍
棒、锄 头 ，逼 迫 稽 查 组 撤 回 处 罚
马上 送 电 ，否 则 性 命 难 保！30多
位稽 查 人 员 呆 在 车 里 ，只 见 车
外手 电 筒 乱 晃 ，车 顶 一 阵 乱 棒
声，只 得 不 敢 “违 令 ”。事 情
尽管 在 有 关 部 门 干 预 下 从 严 处
罚了 结 ，但 在 当 时 ，谁 不 是 一
身冷 汗 呢 ？

罚不 当 罪　以 罚 代 刑
面对 危 害 国 家 财 产 ，扰 乱

工农 业 生 产 正 常 用 电 秩 序 的 窃 电
现象 ，遗 憾 的 是 ，我 国 法 律 至 今
没有 明 确 的 条 文 规定。

一个 人偷 窃2000元 的 财物 ，
按法律就要被判 5年 以 上 徒 刑 ，而
窃电 者 窃 取 的 电 能 价 值 远 远 超 过
2000元 ，却 只 能 依 据 《全 国 供 用
电规 则 》及 公 安 部 、能 源 部 《关
于严 禁 窃 电 的 通 告 》追 回 电 费 并
给予 部 分 罚 款 。这 种 纯 经 济 处 罚
实在 有 些 “罚 不 当 罪 ，以 罚 代 刑 ”
的味 道 ，它 又 能 给 谁 带 来震 慑 ！

一个 个 体 户 公 开 表 示：“无
非损 失 几 个 钱 ，只 要 不 抓 人 ，罚
完了 哥 儿 们 接 着 再 偷 ，照 样 捞 得
回来。”

电是 商 品 ，是 国 家 财 产 ，是
没有 摆 在 柜 台 上 的 流 动 的 看 不 见
的商 品 。用 电 缴 款 如 同 进 商 店 购
物掏 钱 一 样 是 天 经 地 义 无 可 非 议
的事 。窃 电 就 是 盗 窃 国 家 财 产 ，
就是 贼 ！可 仍 然 有 人 不 以 为 然 ：
“ 窃 电 也 算 贼？”

看来 ，刹 住 窃 电 风 ，单 靠 电
力部 门 是 远远 不 够 的 。这 是 一 个
需要 社 会 综 合 治 理 的 大 问 题 。需
要全 体 人 民 素 质 的 提 高 ，需 要 社
会各 界 的
高度 重 视 ，
齐心 配 合 。
同时 ，更 需
要国 家 相
应的 法
规尽 早 出
台。

盲流打入气功界
小学教师扬言要 去公安局告 “宇宙人

684号”，我说：“你要不 去告 就不是好
汉，我倒 要 看 看 公安局怎么把宇宙人684
号缉拿归案 。外星人乘UFO飞来飞去 ，公
安局的吉普车追得上人家吗？”

听我这么一说 ，小学教师也就没了脾
气。我又说：“你们不就是为了 要个孩子
吗？这回 是老天爷成全你们 ，让宇宙人借
种给你们 ，这要 是真怀上了孩子 ，生 下的
可是个小外星人呀 ！这可是天大的福气！”

我这 一 番 开 导 使他转 怒 为
喜，高 高兴兴地走了 。三个 月 后 ，
我们巡回 医疗又路过这里 ，小学
教师两 口 子拎着两瓶好酒专程来
谢我们 。原来 ，宇宙人只那么一
次就给种上 了 ，她怀了孕 。两 口
子欢天喜地 ，就等着小外星人降
生呢 ！

比外星 人684号让地球 妇女
怀孕 更让人瞠 目 结 舌 的事情发生
了。

在洪县县城 ，我们听说张香
玉传授 自 然 中心功 。人流纷纷涌
向电影院 ，争购40元一张的授功
卡。

这真怪了 。张香玉 早被公安

局抓起来了 。我亲眼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
殿东 南的柏树林看见近千人 围着一棵古柏
高举双手 ，口 中 哼着宇宙歌 ，为监狱里的
张香玉祷告祝福 ，希望天神保佑张香玉平
安归来 。那场面真让人感动 ，在现实生活
中，谁进了 监狱之后还能享有这么崇高 的
威望 ，使仅仅见过她一面 的人 、甚至根本
没见过面 的人 ，为她祷告呢 ？

这棵柏树就 是 张 香 玉 功 夫 的 历 史 见
证。1988年夏天 ，在这棵古柏前 ，张香玉

和天神展开 了空 前激烈的
大战 。

事情起因于一个得了
白血病的年轻姑娘 。她在
哥哥的赔 同下找到了张香
玉治病 。张香玉对姑娘说 ：
“ 你的病好治 ，就是你死
去的 父 亲 不 同 意 给 你 治
好。他是大神 ，不好对付 。
我为 了给你治病 ，已经给
他下 了战表 。明天 中 午 ，
我和你父亲要有一场大厮
杀。”

天坛公园里人神大战
的消 息 吸 引 了 众 多 的 游
客。张香玉来了 ，她穿黄

戴黄 ，唱着宇宙语奔跑 ，仿佛和 一个
隐形人打得难解难分 。在柏树林里战
斗又持续 了 一个小时 ，最后她在古柏
前收了功 。对前来观战的 白 血病姑娘
说：“你父亲 知道我是玉 皇 大帝的女
儿，我们和平谈判了 ，你给你父亲 磕
头吧！”

从此 ，这棵被张香玉命名 为信息
树的 古柏成了 神树 ，每天到古柏 前接功的
不仅有退休工人 、小脚老太太 ，还有 高级
工程师 、博 士生 、国家干 部 ，甚至还有在
京的外国 人 。张香玉被收容审查之后 ，这
棵古柏简直就成了 张香玉 的化身 ，每天来
朝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。

难道 张 香玉给放 出 来 了 ？我和C先 生
买了两张授功卡进 了 电影院 。主席台上 ，
有个50岁 左右的 男人唱着宇宙歌 。他唱得
不好 ，不时迸 出 几句河北梆子 。

我问看场的一个小伙子 ，谁是张香玉 ？
他朝主席台一指：“唱宇宙歌的就是

张香玉。”
我的妈 ！张香玉怎么变成了个大男人 ！

有真就有假 ，自 古就有真假美猴王 ，真假
李逵 。假的扮成真 的需要一个条件 ，那就
是长相要和真的一模一样 。可眼前这位张
香玉和真张香玉差得就太远了 。奇怪的是 ，
听众 中没有谁怀疑他的身份 ，大概他们连
真的张香玉是男 是女也不清楚 。

散场后 ，我和C先生到后台找到假张
香玉 ，我说：“请问师父贵姓。”

“ 我是张香玉 ，你们有什么事？”
“ 请问 ，你就是 自 然 中 心功创始人张

香玉吗？”
“ 就是我。”

我哈哈大笑 了 一阵说：“我认识张香 玉 ，
她是女 的 ，早在北京被收容审查 了 。你 冒 充
她，至少 也得先变成女人才行。”

我以为我 当 场拆穿会把他吓一跳 ，没想
到他也哈哈大笑起来 。

“ 你笑什么？”
“ 我笑你道行太低 。练功练到极境 ，根

本就不存在 男 身还是女 身 的 问题 ，法 身随意
变化 ，今天我愿意是女的 ，就现 出个女形 ，
明天我愿意是男 的 ，就现 出个 男 形 。别 说变
男变女 ，想变什么就变什么 ，连孙猴子还有
72变呢 ，何况我是大气功师！”

我伸 了 一 下 舌头 ，好厉害 。
他又说 ：
“ 北京公安局关押的是我的法身 。那个

法身早没用 了 ，他们愿意关多少年就关多少
年，枪毙了都没关系 。我的灵魂早抽身而 出 。
此刻你们看到的 ，就是我张香玉现在的法 身 。
你们要是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，还敢在江湖上
自称是气功师吗！”

我哑吧 了 ，不能不承认他就是张香玉 。
走出 电 影院后 ，我问C先生 ，这家伙真是张
香玉吗 ？

C先生 叹 口 气说：“他比张香玉厉 害 。

这样的人 ，咱惹不起 ，他敢一刀把你杀 了 ，

然后说他杀 的不是你 ，而是你的法 身 。走吧 。

躲他远点儿。”

C先 生 可能被钢叉扎怕 了 ，不愿意为 争

地盘和男 法 身张香玉起冲突 ，迅速地离开 了

洪县 。

（ 九）（本 周 四 续 完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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